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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传》(编按：指第一部《生长年代》和第二部《流浪年代》)和《耄耋随笔》实际上都是我的传记
，当然，两者在时间上相差了二十多年，这在我《随笔》开头两篇《开场白》和《自传的回避》中都
有说明，有兴趣翻一翻的朋友，开卷就明白了。
每种书一般都有序、跋，由于两者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传记，所以我在《自传》前写了《前言》，在《
耄耋随笔》之末写了《后记》，在这里交代一下。
    1970年代之末，在广场上排队“垂头丧气”的知识分子，心里是有一旦宽松之感的。
接着是受嘱“按既定政策办”的人也下了台。
特别是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类的文章以后，有些人竟至于“
想入非非”。
不过我在这方面倒是比较清醒的，经过一场“史无前例”其实也是“世无前例”的倒行逆施，比方一
个人生了大病，不下几剂重药，怎能“调理”身心呢？
我曾收到后来想必停刊的《书脉》主编古农先生的约稿信，他要刊出一期“1976年特刊”，信中说：
因为这一年是个划时代的年代。
但是我谢绝了他的约稿，只写了封为什么谢绝的信。
我说：“1976年确实是个很重要的年代，但并不是‘划时代’的年代。
”结果，古农先生把我的这封复信改动了一下，以“关于翻译的一点回忆”为题(因为我是1973年因国
务院的一个文件被从“牛棚”提出去搞翻译的)，在此刊2007年第8期发表了。
    从事翻译工作的事是确实的。
一位省出版局“革委会”的成员由杭州大学“革委会”的副主任陪同前来，当时，地理系的全部二十
几个“牛鬼”已经都从“牛棚”出来，进了我们私底下称为“小牛棚”的地方，即是一间旧教研室的
小房间，上午关起门读“红宝书”，下午从事各种苦役，晚上可以回家。
我是在读“红宝书”的一个上午被工宣队提出来叫到办公室，而省出版局那位居然称我“陈先生”。
给我看了一张国务院文件，全国只有九个省市轮得着这份差使。
杭州当时有四所大学，而负责此事的省出版局，居然选定我这个“牛鬼”主持此事，实在令我惶恐万
状，不敢接受，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则厉声吩咐：这是命令。
    我手上有了大来头的文件，出版局管钱，我总算比别的“牛鬼”(我的身份，当然仍是“牛鬼”)幸
运，可以暂时离开杭大，出版局其实也不上班，我可以在国内到处走动了。
在九个省市分配翻译地域时，因为有人提出我学过一点梵文，所以把南亚的这些国家(因英文中夹有梵
文)划给了我。
而其实，我的梵文水平很低。
当时古先生所说的“划时代”刚刚过去，打听到全国梵文首屈一指的北大季羡林先生也早已出了“牛
棚”，并且担任了北大的东语系主任，于是就到北京向他求教。
    季先生确实是一位学问渊博、诲人不倦的学术大师。
我是请我熟悉的侯仁之先生陪同去东语系的，当季先生听完侯先生的几句简单介绍以后，立刻满面笑
容地接待、赞赏并鼓励我。
我学的梵文是用比较难写的天城体字母写的，他看我用这种字体书写，满口称赞，溢于言表。
我从此得到了一位名师指导，实在三生有幸。
不久以后，我们二人都成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我每次赴京开会，总是带着不少有关的疑难问题，
而他都谆谆教导。
有一次赴京，适逢我翻译的《马尔代夫共和国》出版，我当然签名恭赠于他。
他对此特别欣赏，在东语系当着许多老师说：当前，社会上还有些人并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国家
呢，但陈先生都已经翻译出来了，真是值得表扬。
虽然，在南亚国家的英文原著中，涉及梵文的内容是较少的，但我却因此而得到了这样一位名人大师
的赞赏，实在是我从事学术过程中的一种永生难忘的幸遇。
所以在《前言》的开头特此记叙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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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国家从严密的“闭关锁国”改变为改革开放，许多长期以来希望访问中国的外国学者(当然也有
其他行业的)，开始纷纷到来，颇有些“猎奇”的味道。
稍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即是外国大学(以美国为多)的高年级学生到中国大学举办中国文化学习
班。
1980年夏季，美国东部的匹茨堡大学就有四十多位高年级学生到杭州大学举办这种文化学习班，为时
两个月。
具体的联系情况我们并不清楚。
他们来之前两个月，我们这边主持这项事务的一位姓张的副校长，专门到我家与我商量此事，主要是
要求我用英语讲课。
因为我们为他们安排好的十多门课程中(课程都是较简短的)，能用英语讲课的，包括我在内只有两人
。
其余都要由外语系的一位教师一起登台，讲课近乎说相声。
而且他也知道，外语系的教师擅长外语，但不懂专业，不一定能让这些美国人满意。
其实我也长期没有说英语了，但他的要求，已近恳求，我只好勉强同意。
分配我的课程是“杭州地理”，这实在是这个文化班的入门课。
我是地理系教师，在杭州也已将近三十年，但由于历来课程与“杭州地理”都没有关系，所以不仅要
备外语，而且还得备专业。
好在我当年学的口语就是“美国英语”(《随笔》中有此一篇)，而且在讲课中穿插了几次田野考察，
到了拱宸桥、六和塔和钱塘江沿若干地方。
学生多数对此感到满意。
在最后一次全体教师和学生的座谈会中，竟有学生提出“杭州地理”是讲得最好的，让我颇感得意。
当然，别的专业课也都是选择名师讲出的，大概还是翻译的问题。
外语系教师也都是经过挑选的，但毕竟“隔行如隔山”，他们不懂得专业，翻译难免词不达意。
关于这方面，后来我到北美讲学时很有体会。
    在我开始得到一些朋友们的鼓励写《自传》之时，正是我为外国大学生讲课之时。
学校又给我一间专用办公室，专门接待外国学者到我的研究中心从事进修研究工作。
当时确实有把《自传》中该写的都逐一写入的想法。
但后来因为有一位老于世故，又在这方面受过教训的朋友的忠告(《随笔》中叙及于此)，才让我注意
了这个问题。
原来的确想把我这个平凡的文化人，从出生写到朋友们开始提出此事的上世纪80年代之初，但考虑一
番以后，才觉得其中确实有难处，因为这中间有“十年灾难”，我自己又是地理系“牛棚”中的头号
“牛鬼”，这十年如何落笔，总不好用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吧。
所以终于只写到抗战胜利。
    在《自传》中，我没有多写祖父。
在近年写的《随笔》中，也没有为祖父专写一篇，实在是很大的遗憾。
但我其实对此有很大的难处，因为假使写祖父，可以写成一部起码十万字的大书。
凭我的这点记忆力——事实我都回忆得出来，但按我的年纪和精力，却已经没有这样的能耐了。
    他从小独揽我的读书大权，有关我读书的事，除了他的得意门生孙福元(伏园)的一个重大建议他全
盘接受外，其他任何人的意见，包括有秀才功名的二叔祖的话，他都绝不接受的。
我读什么书，当然是由他指定的，至于读书的方法，就是一个“背”字。
而且要背得滚瓜烂熟。
他的讲解很简单，或许他自己也知道，我并不懂得这些文章的意思，但还是要我照“背”不误。
后来接受了孙伏园先生的建议，同时也读英语，但方法仍然是“背”(我的英语家教寿先生也主张“背
”)。
所以到了高小毕业，我已经差不多“背”完了供初中三年用的开明《英语课本》三册。
他自己是一个字也不识的，但一听到我读英语，他就显得很高兴。
    孙伏园先生是对我有大恩的(《随笔》专有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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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建议，我读完初一，八一三上海战场开启，绍兴全城多数“逃难”下乡。
我家避在破塘上埠，我竟用字典在会稽山的一个小山坡上，背诵在鹅行街的书摊买到的一本破旧不堪
的原版《短篇小说选》，照样硬背，莎翁的好几个名篇以及其他如《项链》等等，约有二十篇左右，
“逃难”七八个月中，虽不懂(有的一知半解)，却背得朗朗上口。
由于年幼时有了这番背诵功夫，“诗日子云”也好，莎翁名篇也好，到年长起来以后，就一篇一篇地
都能理解了。
所以按我的体会，“背”实在是个学习的好方法，我在《随笔》中叙及于此，我实在是依靠“背”起
家的，而这种读书方法，则完全得自我的祖父。
    祖父的性格相当开朗。
“长毛举人”的事，对他完全是一种“莫须有”。
但是他还是听舅父和父母的话，下乡坐馆一年。
后来二叔祖曾说起，此事与他无关，他完全可以不走。
而且事实证明，此事一直没有影响他举人的功名。
几年以后，一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豪富和权威人士马谟臣，为此专程到省上，请来一位官衔不低
的大员到我家为此事“正名平反”，搭棚，铺地毯，请戏班演戏，花了几天时间，事情写起来要花许
多笔墨，所以我只在《随笔》中提了几句。
    祖父性格的另一方面是服膺于教书育人。
五叔祖曾与我读起，在省里大员尚未来过以前，就有福建与江西的朋友，邀他到那边“入仕”，但他
毫不考虑，而是应王声初先生之聘，到离城十几里的敬敷学堂(是一座建在全县富村袍渎的著名学堂)
执教。
王先生为了拉住他，为他专备了一艘脚划船，供他需要上城时随时使用。
他在敬敷五六年，教出了不少好学生，《随笔》中记及的孙福元(伏园)，即是其中之一。
尽管脚划船在身边，但此时我曾祖父母已故，他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到底不方便，结果由他的另一
位好友陈津门，托马谟臣把他聘到城内的第二县校(即后来的县立第二小学)，又教出了一批高材生。
由于马谟臣的一个儿子马世燧(以后成为绍兴的第一批著名律师)也在该校就读，马谟臣曾去该校视察
了一次，其感慨是：手执粉笔在上头，有椅子也没有坐的时间，又讲又写一个钟头，这种差使还不如
“坐馆”，不是这位举人老爷做的事。
正好马此时创办绍兴电话公司，就在公司特辟两间讲究的房子，内室安床供休息，外室置文案供写作
，名为“文牍部”，其实是供祖父养老(当时年过五十就算老人了)。
并且随即为我家装上一架电话(磁石式的老话机)，所以我家是全县最早一家有电话的家庭。
    祖父对我，除了读书之事由他独揽以外，其他方面是十分宽容和疼爱的。
对于家庭成员包括家里雇佣的仆人(绍兴人叫嬷嬷)，也是礼仪周到的。
但从小要我把他教的背熟，这是他的不可改变的教学方法。
而且明知我对内容并不懂得，他总是说：读熟了必有用。
平时还常常教育我：立德、立功、立言。
惭愧的是，他要我熟读的，现虽年已近九，我基本上还能“背”得出来，但立德、立功、立言之训却
没有做到，只好请他在泉下谅解了。
    由于我毕生读书的基础，以及以后在“子日诗云”以外的读书方法，包括读外文的方法，都是继承
他的衣钵的，就是一个“背”字，所以就写这几句作为我这篇《前言》的结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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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桥驿，原名陈庆均，著名历史地理学家。
1923年出生，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终身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国际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谘询委员。

　　陈桥驿教授在历史地理学、郦学、历史地图学、地方志和地名学研究、城市研究、古都研究以及
翻译等方面造诣精深，成就卓著，曾赴日本、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多所大学访问讲学，并被聘为
日本关西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出版著作70本，共2000万字。
有《水经注研究》（一集、二集、三集、四集）、《郦道元评传》、《水经注校释》、《水经注校证
》、《郦学札记》、《绍兴地方文献考录》、《吴越文化论丛》等学术专著近30种。

　　陈桥驿先生这本自传包括“成长年代”、“流浪年代”、“耄耋随笔”三个部分。
陈先生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为清末举人，孙伏园、陈建功都是他祖父的学生。
陈先生儿时是绍兴的“神童”，少年时代便已声名卓著，青年时代为了求学流浪异乡，历经坎坷，同
时也为其日后著书治学奠定了基础。
这本自传文
笔生动流畅，为我们展现了一代历史地理学巨擘非同寻常的成长历程，同时也折射了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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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桥驿，原名陈庆均，男，1923年12月10日出生于浙江绍兴。
现为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和“郦学”研究权威。
 陈桥驿先生在郦学研究领域与以绍兴为中心的吴越史地研究方面有精深的造诣，在历史地理学、历史
地图学、地方志和地名学研究、城市研究、古都研究以及翻译等方面亦取得卓著成就，相关学术成果
对社会各界有广泛的影响。
有《淮河流域》、《祖国的河流》、《水经注研究》(一集、二集、三集、四集) 、《郦道元评传》、
《郦学札记》、《绍兴地方文献考录》、《浙江灾异简志》、《陈桥驿方志论集》、《吴越文化论丛
》、《水经注论丛》等学术专著30余种；主编《中国自然地理？
历史自然地理》、《中国七大古都》、《中国历史名城》、《中国都城辞典》、《浙江古今地名词典
》等书籍20余种；点校注释《水经注》多种，如武英殿本《水经注》、《水经注疏》、《水经注校释
》等；另有点校、今译古籍及外文翻译作品20 余种；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地理学报》、《历史
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各类论文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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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第一部　生长年代
　一、出生和出身
　　童　年
　　启　蒙
　　“长毛举人”
　　上小学
　二、四时记乐
　　缘　起
　　春
　　夏
　　秋　
　　冬
　三、艰难曲折的中学历程
　　考中学的挫折
　　承天中学
　　芦沟桥事变前夕
　　抗日战争爆发
　　逃难(一)
　　逃难(二)
　　埋藏和“掘藏”
　　到城里“白拿”
　　“白拿”的结局
　　省立绍兴中学
　　轰炸
　　花明泉(一)
　　花明泉(二)
　　花明泉(三)
　　别了，花明泉
　　回绍兴当“q匝民”
　　《水经注》
　　喜出陷城
　　兰溪的厚遇
　　重返廿八都
　　廿八都(一)
　　“警报袋”的覆没
　　三返廿八都
　　廿八都(二)
　　第二次当“顺民”
　　粉笔登场
　　“喝两口水”
　　上　任
　　阮社小学
　　告别阮社　
　　准备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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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部　流浪年代
第三部分　耄耋随笔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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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夏    记得生母教过我：“清明吃艾饺，立夏吃樱桃。
”艾饺在清明是必吃的，因为上坟船里有这种点心，立夏吃樱桃就较难保证，不过我父亲每晚从钱庄
回家，总能多少买回一点应应景。
在立夏这一天，我家的例行节日活动是用抬秤称人。
在后退堂门框上架一杆抬秤(绍兴人叫杠秤)，下挂一只大箩筐，让每人都称一称有多少斤。
夏季就从此开始了。
    不过夏季值得回忆的还是端午节，这天一早就有叫卖菖蒲和艾叶的小贩沿街设摊和挨户求售。
各家门框上和床前都要插上此物，床上并贴起一副红纸小对联：“艾叶为旗招来吉庆，菖蒲作剑斩尽
妖魔。
”每个门框上则贴一条红纸，上书：“姜太公神位在此，百无禁忌，诸邪回避。
”有的人家还有另一副对联：“五月午时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
”    端午节实在是一个夏令卫生节，一个春天下来，绍兴人每家都吃过许多竹笋和蚕豆(绍兴人叫罗汉
豆)，笋壳和豆壳都堆晒在庭院里，就在这天拿来作为烟薰的材料，把它们放在冬季取暖的火炉里，每
个房间里角角落落地薰，有的还要撒上一些雄黄，实际上起了消毒和杀灭蚊蝇的作用。
    对于孩子们来说，端午节的吸引力之一是挂香袋。
家长们事前要用彩色绸布缝制如老虎、鸡心、葫芦之类的小小装饰，内装从中药铺购来的香料，用丝
线挂在孩子身上，说可以“避邪祟”。
    这个节日的最大乐趣在于“五黄”，即雄黄、黄鱼、黄鳝、黄瓜、黄梅。
这一天要吃雄黄烧酒(白酒)，并用它在孩子脑门上写一个“王”字。
其他四黄，也是家家必吃之物。
虽然“五黄”并非佳肴美食，价钱也便宜，例如黄鱼，当时只卖两毛多钱一斤(2001年去舟山开会，那
里的一位领导告诉我，野生黄鱼现在每斤要一千元。
市场上的黄鱼都是人工养殖的，没有黄鱼的风味)，不过由于这类事，这一天全家既忙碌，又热闹，特
别是对于孩子们，这实在是整个夏季最饶有兴趣的节日。
    对于绍兴来说，这一天还有一个特殊节目，绍兴虽然是水乡，但并不流行龙舟竞渡，而是上府山(龙
山)“看蜒蚰螺”。
这天午前，许多人竞登府山，我家就打开楼上北窗看这种热闹的场景。
当时府山上少有树木，许多人在望海亭及其以东的山岗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小贩们也纷纷上山
做生意，在我家北窗可以听到各种叫卖声。
“蜒蚰螺”在绍兴话中就是蜗牛，到底为什么在这一天登府山，到底看了什么“蜒蚰螺”，说法不一
，都是不经之谈。
最流行的说法是，不少人由于登山奔走花力气，上山后就脱掉衣服打赤膊，这就是“蜒蚰螺”，意即
蜗牛出壳。
假使真的如此，则其俗实在不登大雅之堂。
但我的孩提时代，每年都能在家里看一次“看蜒蚰螺”的人，也算是一种乐趣。
    端午以后便渐入盛夏，其间没有什么快乐的节日，值得回忆的是在大明堂(正厅外的大天井)中纳凉
。
太阳落山时，先请嬷嬷在旁边井上汲水泼上几桶，以消石板道上的暑气，晚餐以后，祖父坐在藤椅上
，我坐在小纺花椅(一种竹制小椅)或木条凳(绍兴人称为长凳)上，可能还有我的堂兄弟姊妹。
祖父有说不完的故事，其中后来知道有的出自《水经注》，我在1980年代写了《我读水经注的经历》(
原载《书林》，收入于我的《水经注研究》一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一文，曾经详叙其事。
但其他还有大量故事，包含了许多学问。
当时有很多不理解，但后来回忆仍感得益甚多。
从小学到初中，多少个暑期，他在纳凉中所给予我的，实在无法计量。
有不少篇文章，如前后《出师表》、《赤壁赋》、《滕王阁序》、《陈情表》等等，都是在纳凉时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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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的吟诵而背熟的，所以我虽没有像念“四书五经”和《唐诗三百首》一样地专门念过《古文观止
》，但此书中的许多文章我至今尚能背诵。
此外还有许多国学知识，例如什么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是怎样修成的，《康熙字典》和《
佩文韵府》是怎样来的(他对这两部书十分熟习)等等，又如用沈约“天子圣哲”的掌故和《康熙字典
》卷首“平声平道莫低昂”一诗教我区别每个字的平仄之类，以后对我都毕生有用。
    至今我闭目凝神，还可以清晰地回忆他在纳凉中的形象。
与白天为我讲课时不同，白天是严肃的，晚上却是轻松的。
他手执芭蕉扇，闭上眼睛，有时背经书：“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有时念古文：“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有时则念唐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无论为人为学，我一生得之于他的实多。
他不仅饱学，而且为人方正俭朴，虽然因曾祖父的“长毛”而受累，但毕生宁静澹泊，一直受到社会
的尊重。
可惜晚年受日军侵略之害，珍贵藏书在移存中全部丧失(他至死不知此事)，去世时，绍兴已经沦陷，
我又正在嵊县念书，所以房中的一般藏书也散佚殆尽，言念及此，能不怆然？
    P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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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通常一本外文书，卷首的《序》以下，往往有一篇《感谢》。
因为我也几次被这些外国汉学家的著作列入《感谢》这一篇的名单之内，所以对这种程式颇有体会。
    在这部自传的《前言》中已经提及，《自传》(编按：指第一部《生长年代》和第二部《流浪年代
》)和《耄耋随笔》，前后二者在写作时间上虽然间隔了二十年光景，但后者不过是前者的补充，二者
其实都是我的传记。
所以在序跋的程式工作上做了点变通，把《前言》列于《自传》之首，而把《后记》置于《随笔》之
末，《后记》有些模仿外国汉学家著作的《感谢》，我也在此篇中表达了一些对几位女士和先生的感
谢之意。
    不少我的真正朋友在1980年后就促我写自传。
我当时也比较天真，也有一切敞开的思想。
所以这里首先要感谢的是我不提姓名，但现在仍然健在的一位先生，尽管他并不知道不少正直的朋友
希望我写自传的事，但或许是因为他听了我在某些公开场合的发言，所以郑重地提醒我：不要单看当
前轻松自由的一面，也不要专门重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类的文章，这些当然都是好事
，但还得看到，在我们的制度下，再来一次“文革”仍是可能的。
这实在是按他自己的遭遇对我的爱护和忠告，确实是一番值得感谢的好意。
    香港科学仪器公司董事长(兼那边的绍兴同乡会永久名誉会长)车越乔先生，他是我的省立绍兴中学
校友(他人此校或在抗战胜利以后，属于我的晚期校友)，在绍中九十五周年的庆祝会上，与我一见如
故，并且知道我的一点经历，他不仅是我写自传的鼓励者，而且在当时就我来说，即使写成初稿，诸
如打印装订之类的设备都一无所有。
他慨然承诺此事，从此以后，我每写几篇，就托便送港，打印当然不是他的事，但他都先做细读，录
出我原稿的错漏，每次都与打印件一起送回。
他的辛勤和关爱，使我的这部大约三十万言(编按：指本书第一部和第二部)的稿本，得以基本无讹。
    在香港，还有一位值得感谢的是吴天任教授。
他与曾任中文大学副校长，顾颉刚、洪煨莲先生的高足郑得坤相善。
郑是受顾先生之命而从事《水经注》研究的，是成就卓著的郦学家。
所以有好几部郦学著作，都是他们二人共同署名的。
吴氏除郦学研究外，并且是一位著作丰硕的名人年谱学家，其中《杨惺吾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
，1975年)，实为眼下流行的几部杨守敬年谱的翘楚。
我曾于1969年应陈布雷先生哲嗣陈砾先生(当时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社长)之邀，去天津图书馆阅读全祖
望《水经注五校钞本》，消息传开，而又适逢禁锢解除，他才知道我是杭卅I大学中人，随即将他与郑
得坤合作及他个人独著的约近十种著作邮寄给我而我当时还没有大部头的郦学专著可以回报。
但从此二人信件往来开始了。
他是唯一撰写并出版《郦学研究史》(此书由我作序，台北艺文印书馆，1990年)的学者，一部五六十
万言的巨构，把世界各国的郦学研究写得如数家珍，而其中对我的研究推崇备至，令人不敢当。
可惜此书出版后不久，他就因病谢世，我们算是神交。
    他与车越乔先生并不相识，而不知为何知道我的自传正在港地打印，曾恳切地写信给我，希望得到
一本，并要求我同意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
我确在台湾出版书，但均是纯学术著作，与此书不能相比。
复书婉转谢绝，而他的雅意还是值得感谢。
此后，我应台北中研院之邀，由夫人陪同前去讲学，曾在该院的“傅斯年图书馆”读书四五天，其间
也曾有两三家书局专程前来求取自传，我都礼貌谢绝。
车先生为我打印的稿本，现在收藏于绍兴市为我建成的陈桥驿史料陈列馆中。
    我当然更要感谢我的家乡父老朋友，因为我从出生到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居住在城内家中。
后来日寇开始滥炸不设防城市，1939年5月，省立绍兴中学仓桥校舍被炸两处(我们已因当时政府的通
知，于4月分开将分级早出晚归到郊区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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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学校不得已于1939年暑假以后，迁往诸暨及嵊县(今嵊州)乡间，但寒暑假时期仍然回城度假。
直到《自传》第二部分《流浪年代》，日寇投降，战争结束，我的“流浪”也就结束，回家完婚，并
准备到绍兴县立初中任教。
所以这年(1946)年初，又在老家合家团叙，过了农历年。
要不是后来情况改变，我或许毕生能在家乡工作呢。
遗憾的是，由于职业上的几度播迁，最后被省教育厅授命，安顿在浙江师范学院，从此(1954年初)，
我就一直供职杭州，失去了为家乡服务的机会。
但每年仍有几次回家，其中有多次是因公返乡，所以我对家乡的感情实在是非常深厚的。
    我家住在明隆庆五年(1957)状元张元忭的府第中，这是清嘉庆年间张氏后人出卖给陈氏的。
在我懂事时，我们的大家庭由我祖父(清末举人)当家，我自幼的读书事宜，也由他包揽(虽然堂亲兄弟
姊妹有约十人之多)。
而状元府第内的一切讲究装置，我在城建档案馆长屠剑虹研究员的专著巨构《绍兴老屋》(西泠印社
，1999年)卷首的《绪论》中已经大体概括了。
尽管这座明代的古宅在“文革”中幸存了下来，因为我国的文化精深而广大，“文化大革命”虽然以
破坏为主要目的，但由于要受命破坏的文化太多，一时还来不及破坏比最高指示次一等的事物。
但各地其实都有“文革派”潜伏下来，时至1992年，他们秉承这种“革命”的旨意，下了一道“红头
文件“，以改建美国式的华尔街(金融街)为名，把状元府第所在的这条称为车水坊的长约400米的街
道(其间还有如王氏“人瑞”、吴氏“大夫第”等不少古代建筑)一举夷平。
这些潜伏的“文革派”头上戴了权力极大的乌纱帽，但帽下的脑袋瓜儿上除了“破四旧”、不要“温
良恭俭让”等等“其乐无穷”的教条和行径以外，根本没有其他知识。
    但当时与那个“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的时代毕竟因为没有了带头人而有了区别，拆
街毁屋，还得给受害者一定的补偿，让这些失去故居者搬到另一处他们指定的地方去。
我家早在杭州落户，但府第中仍有我们关门落锁的一套，至于其他家族(叔伯兄弟)，多数都还住在那
里，当然只好服从命令，匆促搬家。
我家按理也有他们指定的一套。
我原来准备放弃，一个在“牛棚”中受尽折磨的人，“牛鬼蛇神”的人生烙印，是毕生无法解脱的。
当年“造反派”进来，可以随口骂你，随手打你。
眼看“棚人”一个个跳楼、悬梁、服毒，一套房子的事算得什么呢？
但我们大女儿和大女婿，却认为不能放弃。
他们也忙，一位在大学里教书，一个在银行里当行长。
但还是挤出时间，自己用小轿车一次又一次地跑。
最后终于把一切该装置的设备都完成了，我们是绍兴人，在绍兴还算有一套房子，而我和夫人的确回
“家”去住过几次，事前通知我妹妹，我们一到，一位钟点工也到了，所以还算便利。
当然，我们并不以在家乡还有一个居处而高兴，因为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知道值得保留的这座明朝的
状元府第，却满足了这些潜伏者的“其乐无穷”而影迹全无了。
    我在这里还有一件事必须深深地感谢家乡的父老朋友。
那是2007年，家乡政府的哪一个部门，专门派人来到杭州舍下。
告诉我，绍兴是个名市和大市，特别是这个市的文化渊源，深厚而悠久，所以市领导考虑要让它成为
一座文化特强名市。
在绍兴，已故的名人故居、纪念馆已经不少了，所以人们又想到要为一位在世“名人”建一座馆。
而也是以文化为这座馆的特色，他们认为我已经出版了大量专著和译著，手上必然还有许多文稿，又
是人事部1994年下文所“封”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此一次)的所谓“终身教授”。
所以市里经过研究，要为我在新建的文化街(原仓桥街)造一座“陈桥驿史料陈列馆”。
我当然感到承当不起，当时就婉言谢绝。
但家乡的父老朋友却很坚持，随即由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馆长屠剑虹研究员统筹，倾全力建馆，筹
馆期间组织省、市的不少知名人士对陈列馆的文化架构，在绍兴进行了多次讨论(有详细的《讨论会纪
要》)，最后由市里发文，决定建立此馆，并在《浙江日报》(2008年7月5日)刊登报道：“绍兴为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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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树碑。
”陈列馆的设计、装饰则是请了绍兴在这方面最有才华和经验的大师负责。
不久以后，据绍兴来杭的目击者相告，一座全盘绍兴式的新楼已经落成了。
我的全部著作、译作、点校书，包括我为别的学者卷首作序的文献，都由他们先后搬运到该馆，屠剑
虹研究员还千方百计地到处搜罗我各个时代的照片之类，在馆内做了精心的布置。
最后由这些热心人士商量，决定于我的2009年生日(12月10日)举行开馆仪式。
我真是既感激，又惭愧。
但一切安排均已就绪，我也唯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开馆这一天，浙大由一位副校长领队，送我的研究生和在杭的家族等悉数赴绍兴参加，馆上高悬“
陈桥驿先生史料陈列馆开馆仪式”的大红横幅，我在绍兴的家族和亲朋好友也都来到。
接着，绍兴市委一位副书记和其他领导也纷纷到达。
由于马路上人多拥挤，我们就在台阶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市委副书记等几位领导都致了简短的
贺词。
我当然也应该讲话，由于时间和心情激动，以我这样的年龄，只说了少年时代在《赞美诗》上唱到的
“赶快工作夜来临”这一句。
仪式结束，打开大门，拥挤在街上的许多人就立刻拥入。
他(她)们除了参观以外，都要与我合影。
我当然接受并感谢，所以整个上午，我实在是在与朋友们(许多是不相识的)的合影中度过的。
    中餐以后，从杭州去的需要返回，所以随即离开。
但外地参观者仍很拥挤，并且还不断地有新客到来。
这天，也有来自香港和韩国的宾客，实在使我更不敢当。
由于展馆有常驻的管理人员，并且包括双休日在内，都敞开接纳，据说参观者最多的一天逾千人。
特别要感谢剑虹女士，她的本职工作已经很忙，还要挤时间去照顾此馆。
她曾把参观者的留言题字复制寄我，其中并有外宾以外文书写的。
我于是立刻挂电话谢她，并告诉她此后不要再复制寄来，这会增加管理人员的许多工作量的。
    此日以后，由于市外县邑的若干媒体和电视台等，当日未曾赶到现场，有些女士、先生们在参观了
以后，索性又赶到杭州舍下，与我合影，又与我研讨我的写作工作。
我虽然欢迎，但毕竟年岁已高，一连多日，上下午连续接待，实在力所不胜。
加上我在文化界的朋友以及在远处工作的研究生不少，那几天我家电话也接连不断。
电话有来自港、台的，我当然要认真接听回答，确实有筋疲力尽之感。
但是想到所有这些都是家乡父老朋友们给予我的荣誉，我实在由衷感谢这个生养我、培育我的家乡。
    绍兴确实是个著名的文化之邦，家乡对我的厚遇，我虽然明知逾格，但绝无稍有“蜀中无大将”的
想法。
因为不久以后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事件，浙江大学于今年5月27日评定我荣膺四年一度的“竺可桢奖”，
此事首先发表于浙大网上，次日才见于报章。
读“网”的人到底还是不多，但家乡立即传闻，见网之夕，家乡的父老朋友，挂电话祝贺，直到十一
时以后，也或许是他们体谅我年老需要休息。
几天以后，学校在玉泉校区正式向我授奖，虽然不少媒体如著名的《光明日报》都有报道，但家乡的
电视台和其他媒体，都是亲临现场的。
不仅报道了现场的过程，而且穿插了当时的照片。
校长对我的褒词中有“两岸连山，略无缺处”的话。
当代的家乡记者是有水平的。
《绍兴晚报》的一位女记者就在报道中指出：校长说了《水经注》上的话，因为我是研究《水经注》
的。
不错，这话出于《水经·江水注》。
    正是因为家乡与我的这种唇齿关系，所以在我最近写成的传记《耄耋随笔》中，有不少篇都以家乡
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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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其中有的是题在家乡而意有另寓。
但总的说来，我实在感谢家乡对我的厚爱。
    在这篇《后记》末尾，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说明。
我年已近九十，里里外外的杂事仍然不少，做点有关学术的事，实在已经力不从心，我眼下的一切稍
涉学术的工作，完全是依靠我的大女婿周复来君襄助的，他与我大女儿虽然都算是出于书香门第，但
大女儿毕业于“四校合并”前的浙大，退休前也是浙大的教师，对我的这方面是难于帮忙的。
周复来的父亲周采泉老先生是唐诗专家(特别是对杜甫的研究)，并兼长版本目录之学。
他曾经赠我几部杜诗研究专著，由于搬了家，在逾万藏书中，眼下只找到《杜诗书录》上下册，近九
十万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当年他担任杭大图书馆的古籍部负责人，杭大古籍由于承受了几所大学的收藏，所以十分丰富，当年
是国内具有“馆际互借”的少数几所图书馆之一。
但他管的是“旧”，我求的也正是“旧”，“旧”在当年是最犯上事，所以我们不在馆内讨论什么。
在那个年头，学术上有同好的人，假使自知不符上意，只好道路以目而已。
    复来与我大女儿是同班同学，但是因为出于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其实我们都一样)，当
然属于“上山下乡”的料子，被遣送到一个称为“兵团”的农场里去服苦役了。
此役整拾年。
    知青返城后因学的是经济管理，便在杭大财经金融系工作并任系办主任，后又调入杭州商业银行，
在分行行长任上退休。
    我因为是国家明文规定不退休的教授，所以校内外的工作实在不少，加上家乡对我的逾格厚遇，其
实早已力所不胜。
幸而复来虽然最后从事金融界的工作，但毕竟家学渊源，功底相当深厚，许多事都得依靠他的襄助，
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所有我的工作，都有他的贡献在内。
多年前的《自传》和近年的《耄耋随笔》，也都经过他的整理、修饰和电脑处理。
    他为我做的这类工作实在不少。
譬如绍兴市的“陈列馆”开馆，他当然也尽了力。
开馆后不几天，我国的最大出版机构，即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联系要为我出版全集的事，这是我事前
毫不知情的。
问题是，《陈桥驿全集》，字数逾千万，而且其中有不少已由“陈桥驿史料陈列馆”存于绍兴，我手
头已无复本。
学校虽然随即提供了不少支持，但此事实非容易，结果如此庞杂的工作仍然是在他的调度指挥下才得
以完成的。
为了稳妥可靠，全稿集中以后，也是由他指派的人员专程携赴北京。
他在此《全集》上付出的精力，实在很难计算。
    此外，由他经手的我的其他学术著作尚有不少，例如北京中华书局正在排制一部我当年所编但字迹
潦草的工具书(《地名汇编》)，都是由他直接与中华随时联系的。
此书的规模较大，他已经花了不少精力，而中华书局也很信赖他的工作。
    以上就是我在这篇《后记》中必郑重说明的事。
    陈桥驿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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